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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要求，现将我局拟批的润实嘉园（原兴宸·
山水中央）03 地块项目调整（具体内容及
图纸详见桂林市自然资源局网站、项目现
场、自然资源局公示栏)。
  该项目位于象山区上海路和上海路
南巷交叉口。具体规划内容详见公示
图纸。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
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中心 3
楼 D 区 13 号窗口（联系电话：581251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
满 7个工作日止。
  公示网址：zrzyj.guilin.gov.cn
  咨询电话：0773-2850440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2023 年 6 月 5 日

公 示

  有时候，城市如人。
  如果把一座城市的山水风物比作外表，那么
一座城市的各种美食则是肌肤气息。
  美食，顾名思义指美味的食物，贵的有山珍
海味，便宜的为街头小吃。站在一座城市的街
头，闭上双眼，深深地闻一闻，从钻进鼻孔的美
食味道，便能猜出置身某座城市，这就是美食的
魅力。比如，兰州的拉面、武汉的热干面、西安
的牛肉泡馍以及我们奉化的牛肉干面。
  对广西人来说，米粉便是这样的美食，是神
一样的存在，且有“国民小吃”的美誉。在自豪
的广西人眼中，无论是米粉的花色品种，还是米
粉的制作工艺，哪个省份都比不上广西。在广
西，位居米粉前三名的为桂林卤菜粉、柳州螺蛳
粉、南宁老友粉。
  “桂林山水甲天下”，说到桂林，人们常会
想到山水。甲天下的山水诚然是桂林这座城市华
丽的外表，而桂林米粉、漓泉啤酒以及桂花糕、
啤酒鱼，则是桂林这座城市别样的肌肤气息，代
表着桂林这座城市的基因。
  谷雨前夕，我第一次来到桂林。大街小巷几
乎三步两步便有一家桂林米粉店，这让我感受
到，美食不分贵贱，只要喜欢皆可为美食。“吃
的东西，桂林别的倒也罢了，米粉可是一绝”，
原籍桂林的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少小离
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里对桂林米粉赞不
绝口。
  桂林人的一天，常常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
开始的。
  清晨，微光初现。无论县城小镇，还是大街
小巷，冒着热气的店铺全是桂林米粉店。店通常
不大，两个门面稍显大方，一个门面也可操作，
且多临街而开。桂林天气多湿热，于是吃米粉者
喜欢把桌子搬到店外马路边，低低的四方桌一字
排开，矮矮的小木凳围成一圈。吃桂林米粉者大
多熟悉，偶尔碰到不认识的，围在一桌一同吃过
米粉，打声招呼便不再是陌生人了。米粉在筷尖
翻动，映着一张张朴实生动的脸庞；汤在舌尖轻
轻流过，酸的辣的美味浸入肺腑，更抚慰着桂林
人的精气神。每天早上，美滋滋地吃上一碗米
粉，然后擦着火辣辣的嘴巴，顿时神清气爽
起来。
  据说，桂林人日常可以不吃饭，但如果哪一
天没吃上一碗米粉，就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有
数据显示，桂林每年卖出米粉 6亿多碗。
  来到阳朔的第二天清晨，我独步老城区，漓
江畔的滨江路一带随处可见这般生活图景。传统
桂林米粉，以白、嫩、爽、香的特点吸引着八方
食客。米粉制作工艺源于传统且优于传统，米粉
香滑、卤水香浓等优势，是正宗桂林米粉独特魅
力所在。在桂林，几乎每家米粉店名上都有“正
宗”两字。其实，看正宗不正宗，只要看看价格
就知道了——— 如果按两计价，八九不离十就是正
宗的了。
  对桂林人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米粉只有早餐
和中餐食用，而晚餐很少食用。不过，随着游人
日益增多，米粉也出现在晚餐时段。在桂林前后
四天时间里，我每天和米粉相伴，每天必吃一次
或两次米粉；最多时一次早餐连吃三碗米粉，
“感动”得工作人员如遇知音。
  桂林米粉，作为桂林一道传统小吃，不是特
指某种特定的粉，而是一类米粉的统称，桂林米
粉主要有卤菜粉和汤粉。
  桂林人钟爱卤菜粉。一团米粉在 80℃左右
的热水中翻滚不到一分钟，这叫“芼”（类似成
都冒菜中的“冒”），然后沥干水后扣入碗中；
接着，浇上一瓢卤水，再放上卤牛肉片、油炸过
的猪头肉等，基本大功告成了。吃桂林米粉很讲

究体验感——— 食用者根据个人喜好，加入葱
花、香菜、辣椒以及酸豆角等各类酸菜。看一
眼，已舌尖生津；吃一口，呼呼作响，声色味
俱全。
  同样的味道，喜爱者爱得死去活来，讨厌
者敬而远之。对桂林大街小巷洋溢的浓浓的味
道，桂林人习以为常，且每天都要深深地吸上
几口，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地人常常闻不惯，皱着鼻子问，是卤味？还
是酸豆角味？桂林人笑而不语。外地人用一个
“臭”字来描述，甚至把桂林米粉描述成“就
是云南过桥米线，放了酸豆角加了辣椒等”，
桂林人不恼，在他们心目中，这种味道是桂林
米粉的灵魂。
  每到一座城市，无论大小，不分远近，我
都喜欢在深夜时分，逛到小巷深处，点几个小
菜，甚至一碟花生米，然后满上一杯当地啤
酒，叫上三五好友聊聊天、说说地——— 我总喜
欢以这样的方式了解一座城市。
  来到阳朔的第一天晚上，大家相约逛西
街，结束已是深夜，回到旅馆总觉得心里空空
的。细想，原来缺少一碗桂林米粉。三位同仁
相约外出找米粉。旅馆正前方小街上正好有一
家“舌尖上的桂林米粉店”。我们点了汤粉，
外加牛肉、叉烧、花生米、卤鸡蛋等。几瓶冰
冻漓泉啤酒满上，一直聊到凌晨。发朋友圈时
写道，快来吃早饭了。
  桂林米粉不论大碗小碗，只说一两、二两
或三两。一两之间相差 5 角或 1 元，卤菜粉和
汤菜粉价格一样，一两二两三两分别为 5 元、
5 . 5 元、 6 . 5 元。
  来到桂林的第一天晚上，尽管主餐有米
粉，但总觉得饭店的米粉烟火味道不够，且大
家围着一盘吃不过瘾。晚饭后，逛街到夜深人
静时，赶回旅馆的路上，看到街头有 24 小时
营业的米粉店，马上喊出租车司机停车。
  米粉店铺面积不大，为夫妻档。男主内，
煮米粉；女忙外，热小菜兼收费。小菜主要有
牛肚、牛肠、牛皮、肥肠、仔肠等，每串价格
在 7 元到 15 元之间。
  我们点了三份二两的汤粉，外加三串肥
肠。这边，老板将米粉放进开水中搅动，使米
粉快速加热，随后放了几片青菜和肉丝；待米
粉充分受热了，捞出来放进不锈钢小盆子，加
上青菜和肉丝，浇上汤汁，放上黄豆。那边，
老板娘将肥肠放在开水中加热，等待着和煮好
的米粉会合。调料满满当当摆成一排，由自己
加，主要有香菜、葱花、酸豆角、酸萝卜、酸
笋片、辣椒油、剁椒等，醋和酱油整瓶放在桌
上。第一次自己放调料，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
应放尽放，不料一下子辣得舌尖上火烧一般，
仿佛嘴巴不是自己的。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吃桂林米粉。青
年才俊诗人同在，他在诗中含蓄写道，“酸菜
豆角萝卜丁/葱花香菜辣椒油/二两碳水化合物
撑起半城烟火”；如果诗人奔放些，也许是
“午夜/我的唇不辞而别/它去了异国/怎么不
和我作别？”
  “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
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
不饱的”，在白先勇先生眼里，桂林米粉好，
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
韧，且很有嚼头。
  我喜欢桂林米粉，因为软硬适中的口
感——— 不比云南过桥米线那样“生硬霸道，生
性太倔”，也不像湖南粉那样“太过温柔，缺
乏个性”，更因为那独特的烟火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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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岁，吕金第一次喝酒，醉醺醺地
往家的方向去。在一个草丛密布的路口，
一条野狗“嗖”一下就蹿了出来，龇牙咧
嘴，像是要把他生撕活剥了一样。吕金有
点酒醒，伸出脚比划着试图踢走野狗，摇
摇晃晃地自己竟一把坐倒在草丛间，手刚
好触摸到几块碎砖，抓起来就往野狗身上
扔。其中有一块掷中了，野狗吃了痛，嚎
叫一声，气急败坏地跑了。吕金直起身
时，才发现了脚下被打翻的狗碗，有散落
的几块碎骨头和米饭。
  到家时，吕金已经一身的泥，母亲看
了他一眼，没说话，转头继续在厨房剥一
篮子的青毛豆。母亲在河岸边的草地种下
一株株毛豆秧苗，这些秧苗整齐排列，吕
金一直佩服母亲，居然可以栽种得如此规
整。一大片的毛豆，根本来不及吃。那些
毛豆越来越粗壮，再几天就要变黄，无法
这样食用了。吕金说过自己的疑惑，母亲
不慌不忙地告诉他，毛豆黄了就是黄豆，
黄豆可以放在骨头汤里炖，也可以磨豆
腐……没有什么是会浪费的。
  吕金走进卫生间，脱掉了脏衣服。洗
衣机上，未卜先知地早早放好了一套换洗
衣裤。吕金打开花洒，冷水淅淅沥沥地下
来，居然不觉得冷。怎么会冷呢？心里像
燃烧了一团火焰，越烧越旺，都快要把他
给烤焦了。身上的泥水随着水流往下流
淌，在浴池里盛开了一朵又一朵的泥花，
又随着水流的冲击，一朵朵的泥花又被冲
散，化作泥水流入出水口，很快不见了
踪迹。
  吕金走回客厅，父亲也已经回来了，
正摆着碗筷。母亲端上菜：番茄毛豆蛋
汤、骨头黄豆汤、小葱拌豆腐。吕金只看
了一眼，稍有愣神，本来是穿过客厅回房
间。父亲说，吃饭吧。又盛了饭。吕金张
了张口，想说，我不吃了。但父亲看向吕
金的眼睛，像有一种魔力，促使吕金不由
自主地坐下来。父亲从橱里去拿酒。每次
吃饭，父亲都会喝上一小盅酒。父亲说，
这叫活血。又说习惯了。像是在解释，又
像是在掩饰什么。母亲笑他，你喝就喝，

不要有那么多借口。吕金的脸发烫，他怕
父亲的手打开那瓶酒，然后……吕金还想
到，刚刚自己进来时，是红着脸，红着眼
睛吗？据说喝过酒的人，哪怕面色恢复
了，眼窝子里还带着红。还有，洗过澡
后，自己的脸和眼睛还红吗？
  父亲的手分明触摸到了酒，突然停住
了。是发现什么吗？吕金自问做得天衣无
缝，原来酒的位置的标记，倒掉了多少
酒，就补进了多少自来水，而且，酒和自
来水混一起，如果没喝，肉眼相信是看不
出来的。
  父亲拿起了另一瓶没开过的酒，边拧
开边说，今天，吕金也喝点。开瓶新的
吧。母亲起身，又去拿了个小酒盅。父亲
郑重其事地给吕金倒满了。吕金举起酒
杯，颤巍巍地往嘴巴里送。谁料想，酒刚
进嘴巴里，像里应外合般，肚子里原来压
制着的酒，和这酒会合在一起，马上一阵
难耐的翻江倒海，吕金赶紧冲进了卫生
间，抱住马桶就一阵狂呕，眼泪鼻涕水一
起下来……
  吕金醒过来，天已经大亮了，床边放
了一杯水。吕金拿起就喝，忍不住又要喷
出来，竟然是酒！
  走到客厅。父亲说，醒了？酒好喝
吗？又说，我们也知道，你考的结果不及
自己的预期，心里不好受，但人生每一步
成功或是失败，都需要经历，对吧？再
说，喝过酒，你就是成年人了，是上你考
上的大学，还是复读，我们都尊重你的
决定。
  多年后，吕金的儿子要高考了，考
前，吕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高考是一场
大战役，压得儿子喘不过气来。桌上，已
经倒了一小盅酒，吕金笑着说，尝尝。儿
子犹豫，说，真要喝吗？吕金说，随你。
儿子举起酒杯，舔了一小口，一仰脖一口
喝尽，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眼前一脸青涩的儿子，一如 18 岁那
年的吕金。
  吕金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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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里芝水库，仿佛镶嵌在新加坡中部
的一颗翡翠，碧绿润泽，清新可人。植被
莽莽的原始森林与澄碧清幽的浩瀚水面相
映成趣，行走其中，如同在一幅诗意盎然
的山水画中漫步。
  我在国内见过的水库，多半蓄水调洪
发电多功能于一体，且多在地形险要高峡
之处，若要行走其中，或舟车相伴，或攀
爬相随，很难寻找诗情画意。新加坡半岛
地形，无高山大川，修建水库并非为了发
电，而是为了蓄水，因此新加坡人将境内
大大小小的水库都叫做“蓄水池”。这些
蓄水池，蓄自然雨水，蓄从马来西亚买入
的淡水，蓄经过处理的“新生水”等等，
供应千家万户的自来水，就源自大大小小
的蓄水池。
  一道大坝锁住了一面硕大的盈盈明
镜，水波不兴，天光云影，说麦里芝水库
的水面是一面明镜，一点不为过。水边不
远，有几个简易码头，那是皮筏艇爱好者
练习用的。有几对男女正在码头边练习登
艇，小小皮筏艇，只容得下一人，两个爱
好者在同伴的帮助下，登艇、侧翻、落
水，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在一旁看
着，觉得有点枯燥，他们却乐此不疲，也
许这就是爱好的力量吧。
  岸边有禁止钓鱼的牌子，清晰地提
示，如果违规在麦里芝水库钓鱼，将被罚
款 3000 新币。过皮筏艇码头约 300 米，
就是森林边缘。道路在此分岔，左边近
水，是人工铺就的步道，曲曲折折顺着水
库边缘延伸。右边上山，是一条类似于我
们国家以前农村的机耕道的沙土路，路边
的指示牌显示可抵达武吉知马山。我选择
走靠近水库的人工步道。平静的水面，靠
近森林边缘处水草不多，亦不见小鱼嬉
戏。一路行走，不时可见砍倒或者锯断的
大树，但没有人将它们清运走。
  也许是四周高大的树木挡住了风，树
叶不见摇曳，偶尔有水鸟一头扎入岸边浅
水区，叼起一尾小鱼，倏忽远去。路上，
不时有人迎面过来，或一人，或三五人，
或二人结伴，步履匆匆。亦不时有人从后
面赶上来，走到前面很快不见踪影。
  沉浸在静谧的山光水色之间，忽然发
现步道离开了水库边缘，折向山里。此地
看不见大坝，不知在水库的第几个山弯。
继续前行，走进了山林深处。寂静，除了
高大的树木还是高大的树木，迎面而来和
后面赶上来的人越来越少。听说这一带山
林有野兽，我一个人遇上野兽咋办？心里
忐忑，脚步也迟缓许多。就地折返？回程

显然不短，也许走下去，前面就到水库边
缘，又有新的沿水步道呢！正走着，突然
迎面过来几只猴子，个头比我之前见过的
猕猴小许多，毛色灰中略带白，蓬松，它
们缓慢地走在林中的“机耕道”上，没有
避让之意。四下张望，无人。我紧了紧背
包带子，瞟一眼带头的母猴，假装若无其
事地走过去。终于远离了猴群，拍怕跳得
剧烈的胸口，站在一棵大树下歇气。
  后面上来一位徒步爱好者，攀谈间得
知，她姓陈，新加坡人，老家福建厦门。
她说：“刚才也遇到了猴群，只要不跟猴
子对视，就没有事，再就是不要显露出身
上带有食物，也没有事。”一路同行，她
说这一带山林还有山猪，曾经有人在山下
的公交站遭到山猪袭击。我问她：“偶尔
在路旁见到标有公里数字的小桩表示什
么？”她说：“那是告诉徒步者已经走了
多少公里。”得知我还想继续绕水库一
圈，她笑着说：“你现在走到这里，已经
不可能再绕水库走一圈了，继续往前走不
到一公里，就下山，到另一个靠近水库的
停车场。”走着走着，看到前面有以前土
著居民居住的甘榜屋，为了建设好这个自
然公园，这些土著居民都搬迁进了政府提
供的房子。
  有人交谈，不觉路远。十多分钟后，
我们下了山。

漫谈
随笔

▲在桂林这座城市，很多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  苏展 摄


